
*  *：
    您好。谢谢你发来文章给我。

    此文的前两部分我没细看，因为49年前的中国经济状况，我了解甚少，不好发言。后两部分稍微仔细看了一下。

    这篇东西总体上我不欣赏。一是许多地方胡说八道：连“五反”反什么都搞错了，却在那大放厥词。田家英自杀与是否承认“大饥荒”完全不相干，却硬把这两件事扯在一起。土改“杀了二百万地主富农”的数据怎么得出来的？二百万那是一个什么概念？只要稍加分析，就能明白：若按当时实行土改的县为单位计算，就意味着平均每个县要杀一千多地主，中国那时哪来的这么多地主可杀哟。他会不会把解放初的土匪、特务、“反共救国军”都算进去了，那倒说不定有二百万。把“消灭”二百万，说成“杀死”的概念也不一样。“三年灾害饿死三千多万人”又是怎么得出来的？我是那个时期过来的人，我父母的一家子在当时是“贫、下中农”，直到94年我去我老家那个村，那里还很穷，听说因饿得浮肿病的很多，却从未听说有饿死这么多的人（杨还说有“人吃人”的）。我不否认当时有的地方因饿而死的人是有（我的父母也说“听说有”），但绝非如他所说的那样骇人听闻，还用什么“中外学者大都认为”来证明之。还有其他，不罗列了。二是他是用西方“比基尼”之“美”来评论中国“旗袍”之“丑”，“旗袍”当然一无是处。但我并不看好在中国用西方的“比基尼”，尽管它很开放、性感，我欣赏“旗袍”，尽管它“保守”、羞艳。三是他对中国经济的评论根本无什么准确性，他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根本原因。因为，他从根本上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在他的文章里把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共的错误无限放大，外加“莫须有”，把中国社会主义和中共的成就一笔抹杀，他的语气使我联想到当年蒋介石和西方一直来对中国大陆的污蔑。杨是何人我不知道，但我从这篇文章里看出，他就是被我们老百姓在骂的那些与现代汉奸等同的所谓的中国“民主精蝇”分子，估计是八九不离十的。若他拿这篇“学术”文章与达赖一样去拿个诺贝尔和平奖什么的，我是不会奇怪的。

    真理是不怕批评的，真理就是在批评中发现的、发展的。中国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同样可以批评，也应当批评其错误、过失。但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来批评，与反对社会主义和中共领导，也就从根本上违背人民根本利益来“批评”是不一样的。

    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犯过许多错误，甚至是严重错误（这从大革命时期就有了），也做过许多蠢事，（连我个人的生活也因此受到过损害，要抱怨，我也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吐）。直到今天，在中共内部还有许多投机分子、蜕化腐败分子，（想想建国前中共一大仅有的十三个代表中就有近一半的人后来脱党、退党甚至成为“著名”的叛徒、特务、汉奸、卖国贼，也就不足为奇了）。但任何人只要认真地、不带有色眼镜（如西方世界自49年以来一直给中共涂上的“专制”颜色）去观察、分析，就无法否认中共的政治路线和使命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，而非此文所描绘的那样黑暗的耸人听闻。这不是因为我是中共党员，才说中共的好话，（如今吃着中共饭而说中共的坏话才时髦、才“民主”哟）。
    中国的社会主义也一样，有过许多挫折和蠢事。包括直到今天在中国发生的许多事，有些其实与中共、社会主义并无本质关联，而恰恰是反对中共“专制”领导和社会主义的结果，也算在中共和社会主义头上了，（谁叫你号称“中共领导”和“社会主义”呢）。这就像现在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的社会主义萌芽，也被人吹嘘成资本主义“民主”鲜花那样。但即使如此，如（与老牌的资本主义比较）幼小的新生事物那样，中国的社会主义将不断克服自身的不足（包括所谓的“名列世界各国腐败第二位”——不知他根据什么得出这种结论的？），茁壮成长。因为这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伟大事业。你我都学过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和唯物史观，应该知道这是真理，且中国六十年来的历史，不，中国一百六十多年来的历史已证明了的。这里用得着一位伟人早在新中国建国初就说过的话，“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！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！”——这两句预言真准。
    罗嗦了这么多，无非是与你谈谈自己的一些感想，并非要强加于你。喜欢与你谈国事，至少现在没有违反“莫谈国事”之嫌吧。再次谢谢你给我发来此文。

    顺致

安康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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